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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這一列御用火車之中，還有一輛車是專載太后所用的衣服的。它的偉大和富麗，幾使人目為之眩。神為之奪；除卻你能看見

的一片彩雲似的錦繡之外，你就不用想細細鑑別它們。　　因為它們委實是太多了，太美麗了，它們的數量簡直是數不清的！但是

這一輛車上所有的，還只是宮中的御衣庫裡所藏的三四十分之一而已。所以就像太后那樣記憶力特強的人，也不知道自己究有多少

衣褲，多少鞋子，多少頸鏈，多少耳環，遑論別人了。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，太后並不預備在那邊耽擱得怎樣久，因此伊所帶的衣

服，只是晚春進所適用的一部分。－－我們是在四月中旬起程的，正當春夏之交。－－然而就是這麼一小部分，卻已裝滿了整整的

一車子了。對於這些衣服，作者如果要詳細的描寫出來的話，也許真有一部「申報年鑒」那樣的厚。這末免是太繁複了！現在就讓

我告訴你們一個總數罷！

　　衣服大概是有二千件。鞋子呢？也不能算多，只是三四十雙而已。好在太后走路的時候很少，平均一雙新的鞋子，也可以穿到

五六天工夫。

　　這些衣服的貯藏法也是很別緻的，既不是懸掛在大櫥裡，也不是折疊在箱櫃裡，卻是盛放在一種朱紅漆的木盤裡的。每一個木

盤時各盛三襲，這樣算起來，盤的總數已是很可觀了。

　　太后還有一個習慣，每隔四五天工夫，總要把伊所有的衣服等等，查看一番。在那個時候，這些木盤就得依著次序的先後從那

裝載御衣的車子上，一個一個的送到太后面前去。當然，這些木盤是沒有腿的，要走就得有人去服侍它。於是每個木盤，必用兩個

太監抬著，幸而宮裡的太監正多著咧，不怕不夠使，這一次隨太后上奉天去的，已有整整的一千名。他們抬這些木盤的法子，說起

來又是很呆笨的。後面的人把盤托在胸前，那還是很平常的，可是前面的人便累得夠了，他是不准倒退著走的；必須象後面的人一

樣地臉望著前面，然後再把手臂屈向背後去拉住著盤的邊條，慢慢的走。讀者試想：每三襲衣盛一個盤，每一個盤用兩個太監抬

著，這樣算起來，每當太后查看伊的衣飾的時候，這行列該有多少長？

　　太后既擁有如許巨額的衣服，當然是可以隨時更換的了。

　　但是因為它們的數量已多得過了分的緣故，無論伊每天換兩次，三次，卻仍有許多衣服是永遠穿不到的；雖然它們的質料是同

樣的優美，繡工是同樣的精細，無奈太后一時想不起來，便只得生生地貶入冷宮中去了！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富於情感的紀念的，那

便是數十年前當伊初進宮時充一個貴妃的時候所穿過的衣服。因為有這種紀念的關係，伊雖是從不再穿，卻時常要教那些太監去取

來把玩的，似乎是很有味地把玩著。在這當兒，往往可以從伊面部表情上，推想到伊內心上的感覺。伊是竭力的在追念伊自己往日

的綺年玉貌，和許多過去的美景良辰，伊還想從幻覺上取到一些少年人的快樂。所以伊每次總是想得很出神的，甚至會想上好幾十

分種；當伊在想得出神的時候，誰也不准向伊說話，以免打斷伊的思索。就是我有什麼事情要稟告伊，－－如今想來，那時候我的

膽子很大，往往不管伊想得怎樣的出神，我還是照舊的說話。－－伊也決不理睬的。

　　在滿清帝國未覆亡之前，穿衣服也有一定的法制訂定著的，所有一切官吏，命婦，都得服從。但是這些法令倒也並不如何不近

人情，只是照著春夏秋冬四季的分別，規定各式不同的衣服罷了。而每一個季節又用一種花來代表。在冬季裡，用的是黃色的臘梅

花；在春季裡，用的是牡丹花；在夏季裡，用的是荷花；在秋季裡，用的是菊花。所有宮裡面的各位女官，和宮外的那些朝臣的妻

子們，每一季所穿的衣服上，如果要繡花的話，就得繡代表這一季的花。譬如春，必須繡牡丹花，否則不但不合時式，還得領一個

抗旨的罪名咧！

　　除掉衣服上的花飾之外，衣服的式樣，也是因著季候的不同，而分別規定著的。譬如到了冬季，雖然都須穿皮衣服，但有時候

只要穿出鋒的皮衣，有時候卻須穿全部襯著皮的皮衣，便是皮的種類，也不是一律的。規定的共有四種，都是依著天氣的寒暖而更

換的，這四種皮：銀鼠，灰鼠，狐，紫貂。

　　一到冬季的開始，皇太后就得頒布一道詔書下去。普通總是在隔夜發出去的；這一道詔書上，大約是說「自翌日起，應各服

裘。」當然，這詔書的內容決不如此簡單，照例還有洋洋一大篇的官樣文章，可是綜合起來，總不出這兩句話意思。所以每一個朝

臣，大概都有很多的衣服藏著；因為待到太后的手詔一下去，明天上朝的時候，他們無論如何，就得把皮衣服穿起來了。倘平時不

端整好，臨時那裡來得及呢！這個詔書在京城裡是傳佈得非常快的；也有各人口頭通知的，也有各衙門用公事傳達的，也有在報紙

上公告的；總之，不到幾小時以內，所有的官員，再沒有不知道的了。至於京外的各省各府呢，那是用電報來傳達的。因此，但須

皇太后隨意轉一個念頭，不消一天工夫，中國各地的官吏，便一齊穿起皮衣來了。

　　待到西北風刮得更有勁的當兒，天氣自然是一些一些的更冷起來了，於是太后就繼續的頒布伊的命令；由銀鼠而灰鼠，復由灰

鼠而狐皮，再由狐皮而紫貂。但是紫貂這一種皮，卻不是尋常的人可以隨便用的，在法令上早經「非書面」的規定，除頭二品大臣

之外，餘官一概不得濫用；所以待到頭二品大臣穿貂皮的時候，他們便照舊穿狐皮，無論他們自己怎樣的有錢，也不敢大膽去買來

穿。

　　每一個官員和他的妻子，對於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都是十二分注意的。這種習慣算起來也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，大家還是很服

從地奉行著。除了四季所規定的衣服之外，還有一種特殊情形。譬如說春天是到了，在某一天上，太后的懿旨是下去了，要如天氣

果然已較和暖，皮衣當然是可以換下來了；但是萬一天氣並不比先前和暖，春裝穿著實嫌太冷，再穿皮衣，又恐違旨，那末就有一

種介乎冬衣和春衣之間的「隔季」衣服出現了。舉一個例：假定某一年春天的天氣是特別的冷，一直到春末夏初，還是冷得教人脫

不下棉衣或裌衣來，可是照法令上所規定的著的辦法，這些日子已經要算是夏季了。一到夏季，照例就得穿紗的衣服；那末我們可

是真穿紗的衣服嗎？不錯，我們是真穿紗的衣服！只是在紗的底下特地做一重綢的夾裡，中間還塞一些棉花。這樣，我們一方面既

可免除違反法令之罪，一方面又不致受凍了。不過這種辦法也不是一種新發明，也不是一種秘密，乃是一個公開的折衷的辦法；也

許在當初制定這些四季不同的衣服之後，不多幾時，就有人想出這個辦法來了。

　　便是太后自己，也往往照此辦理。但是因為伊的地位既是這樣的高貴，穿的衣服當然總比人家特出些，所以我們儘管用棉花，

伊卻必須用絲綿。絲綿是一種蠶吐的亂絲，溫度比棉花高，重量比棉花輕，又是宮中一般養蠶女專程給伊備就的，當然應由伊享用

了。

　　一到四月，就是春季的開始，宮中所有的女官，就得一齊插戴起珠寶的飾物來了。舉凡壓發針，耳環，指環之類，不是珠串

的，便是玉鑲的，不是翡翠，便是瑪瑙，每一個人都是打扮得珠光寶氣，目為之眩。

　　讀者看了上面這幾段簡單的敘述，便不難想見當日在滿清皇朝統治下的中國，無論官民的服裝，都是何等的整齊一律；雖然他

們的政治是那樣的腐敗，但對於外表的衣飾，倒是的確很注意的。現在讓我再講一些女人的服式：當然女人是更考究了，根本因為

女人是都愛打扮的，又是都愛趨時的；即無法令規定，伊們也一定會自動的變出花樣來。有的就用上面本有臘梅花的花樣織著的綢

緞來做衣服；有的是在素色的綢緞上，另行僱工把臘梅花繡上去的；有的或用金線和絲線合繡的，這都要看穿的人的地位和經濟能

力而定了。太后或皇上是決不干涉的。還有一班更窮苦的女人，雖然無力置備這樣精美的東西，但亦必盡力倣效，以為能夠倣效到

近一些，便是更榮耀一些；只求花式相類，那末原料的貴賤或美丑，自可不成問題了。然而總有一個缺陷是窮人所無法彌補的，那

就是皮衣！

　　到了春季，棉衣服和裌衣服便先後的穿起來了。春天的衣服上是照例總有牡丹花織繡著的。牡丹花在中國，有花王之稱，可算



是百花中最富麗華貴的一種，因些那些美貌的女人在春天穿上了這引起滿繡著牡丹花的衣服，便格外的嬌豔了！而且花樣雖然規

定，衣服的顏色卻盡可隨各人的便，於是每個女人都儘量的選用顏色最鮮豔的衣料。這樣打扮起來，她們自己就像一朵牡丹花一樣

的美了！及至春去夏臨，涼爽的紗衣服便應運而興；這時候，衣服上的花樣，也不約而同的改為荷花。到秋天，厚綢或厚呢的裌

衣，和各色的菊花又替代著紗衣和荷花而出現了。一年，一年，永遠是這樣輪轉著。

　　在一年四季中，有錢的官太太們是天天打扮得象彩虹一般美麗的；就是那些較次的官員的妻子，也決不肯過於隨便！總得盡其

所有的打扮著。打扮原是婦女愛美的天性的表現，當然不單是中國婦女如此！

　　寫到這裡，我不禁又聯想到一件關於服裝的故事。這件故事至今還是很鮮明地印在我的腦神經上，象昨天所發生的事情一樣。

那是太后的誕辰的隔夜，因為明天少不得將有一番上壽的大典，所以我們大家就一齊忙著，要準備衣服。可是我卻偏不湊巧，沒有

適當的衣服；或者可以說是有的，而且它的式樣，顏色，都很精美，為我自己所十二分滿意的，無奈這一件衣服上有貂皮的出鋒裝

著，而那個時候還沒有到規定穿貂皮的時期咧！要是我公然穿了這一襲貂皮出鋒的衣服，前去給太后磕頭上壽的話，那就難逃一個

抗旨和越禮的罪名了。不過平心論來，那時候已將交十二月，天氣委實是很冷了，所為難的就是太后的詔書還不曾頒下去，誰也不

敢把貂皮穿出來；不但不敢穿，便是有膽量向太后建議，催促伊早些頒布那換穿貂皮的詔書的人，也從來不曾有過。但是這一次，

我竟極勇敢地向伊建議了。

　　真可說是冒了一次絕大的危險！可是那也只能說機會湊巧，並不全賴我的膽量。其時，我照例又是站在太后的背後，因為伊不

時要命令我給伊辦些雜務，所以我總是站得很貼近伊的。一陣微風吹過，伊似乎有些發抖，一面就喃喃地說道：「這天氣真是太冷

了！」

　　伊這句話一說，我立刻便認為是絕好的機會來了。我的膽子也突然放大了，這不是我自己誇大，讀者要知道在皇太后跟前本不

是隨便可以說話的，說得不好，往往會立刻得到一個罪名。我說道：「真的，天氣是太冷了！這已是穿貂皮的時候了！老祖宗。

　　（譯者按：聞容齡郡主言：宮中人原稱慈禧太后為老佛爺，後因當日康熙亦有「老佛爺」之稱，因改老祖宗。引處引用甚當。

）我想明天大可穿貂皮了。太后何不就此下個聖諭呢？」

　　造化！我這幾句話不但不會得罪，而且立即取到了伊的同情，於是「翌日起，一律改服貂裘」的聖旨，便絕不遲延的頒布出去

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在整個滿清帝國的疆域之內，只要是有資格可以穿貂皮的官員和命婦，便一齊把貂皮穿起來了。而我的那一件新衣

服，便頓時變為一襲最時式，最惹人注意的冬裝了！我想其時天氣那般的冷，倘沒有我一番勇敢的舉動，旁的人雖想穿貂皮也不

能，他們將如何的感謝我呢？但是換一方面想一想，都為我自己想穿那一件有貂皮出鋒的新衣，催太后下了貂皮的聖旨，這聖旨下

去之後，正不知累多少人連夜忙碌起來呢！

　　在宮裡的時候，每天必有許多的新衣服給那些太監盛在木盤子裡，捧著送進來給皇太后過目。因為宮裡向有不少的裁縫供養

著，而這些裁縫又都是絕對不敢貪懶的；於是太后的新衣服，便源源不絕的在製造著了。不過這一次伊上奉天去，卻並不曾把那些

裁縫帶著同走。

　　宮裡頭還有一起歷史很悠久，行動很神秘的老婦人養著。

　　伊們飽食終日，一切工作都不做，只是天天低下了頭，握著筆在替太后描繪新鞋的花樣。這一次，太后卻也不曾把伊們裝載到

奉天去。

　　讀者試想：整整的一輛火車上，所載的衣服，還只是備供太后在短短的某一個季節中所服用的，那末內廷裡的御衣庫，它的規

模該是怎樣的偉大？內容該是怎樣的充實？作者特地再重複的點醒一句！

　　太后的御衣既是如許的多，每一襲新的，平均穿不到幾天便擱下了，這樣看來，伊的衣服都可以永遠留為紀念的了。可是這些

衣服都有一個注定的命運，除了伊所賜給我的一小部分之外，（別人當然也有）凡為伊所有的，待到伊一旦駕崩之後，就得悉數的

葬入伊墳墓中去！真的，後來伊一死，那無量數的衣服，竟不問美丑，一概埋在地下了。這種習慣，倒不是皇帝家所特創的；大凡

崇奉佛教的中國人，都要這樣做的。他們相信一個人死了之後，還得穿衣服，倘不如此，死人的魂靈便只能裸體了，可是也有一個

例外，就是凡有皮的衣服，不論出鋒的，或全部襯皮的，都是決不葬下去的；因為有一個傳說，如果這個人死了之後，他的家屬替

他把皮衣服葬進了墳墓中去，他就會墮入畜生道；當然，做子孫的也決不願意讓死了的人變銀鼠，變灰鼠，變狐狸，變紫貂。於

是，皮衣服竟得獨免於難了！


	開放文學 -- 風花雪月 -- 御香縹緲錄 第八回 御衣庫

